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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鲍曼被誉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其《工作、消费主义、新穷人》提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消费者社会

下的“新穷人”概念。新穷人指的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通过对社会结构的考察，指出新穷人遭

遇精神失落与肉体流放等社会剥夺，并提出以“工艺伦理取代工业伦理”的解放口号。鲍曼对发达资本

主义时期消费文化痼疾的诊治，从消费审美塑造、工作伦理等社会观念角度，从生产角度考察贫困的视

角，反思批判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鲍曼的“新穷人”理论从主体性维度入手，丰富了以往法兰克

福学派和鲍德里亚等从商品符号和物质世界的客体性维度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但同样需要指出，鲍

曼解放穷人的路径存在缺乏现实路径的“乌托邦”色彩、漠视穷人的能动性的消极色彩。鲍曼对于“新

穷人”的洞察，使我们反思了“本该是促进人的自由的”消费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消费文化和商品崇

拜使人们陷入了物质追求的循环，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权和真正的自由。这些思想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的

问题，并激发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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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wman is known as “the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His book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new poor”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consumer society. By “New 
poor,” he means “Defective consumers,” and Bowman examin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new poor, 
pointing out that they suffer from social deprivation such as mental loss and physical exile, and put 
forward the emancipation slogan of “technology ethics replace industrial ethics”. Bowman’s d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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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ills of consumption culture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ed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cepts such as the shaping of consumption aesthetics and work ethic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to examine poverty, reflects on and criticizes modernity.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Frankfurt School and Baudrillard criticize the consumer 
society from the objective dimension of the commodity symbol and the material world.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Bowman’s approach to liberating the poor has a utopian dimension 
that lacks a realistic approach and a negative dimension that ignores the initiative of the poor. 
Bowman’s insight into the “New poor” leads us to reflect on the limitations of consumption on per-
sonal freedom that “should promote human freedom.” Consumer culture and commodity worship 
trap people in a cycle of material pursuit, it deprives the individual of autonomy and true freedom. 
These thoughts make us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of our society and inspire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build a more just,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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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穷人”与“新穷人”：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贫穷的新表征 

1.1. 穷人：生产者社会中的“劳动力后备军” 

鲍曼所定义的“生产者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是以生产者为主体的

社会，其成员的形成是受社会分工的需求所支配的，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并且愿意加入到社会分工的社

会形态中去。在工业化初期，工作伦理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以各种形态伴随着现代化的曲折过

程，简而言之，工作伦理可以被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1] (p. 3)。工作

是一种个体价值的自证方法，通常也被视为治愈社会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枢纽。在个人生活中，工作为人

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

价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秩序中，工作场所承载了最主要的社交融合方式，人们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

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在社会生存能力方面，工作以“系统化再生产”之名进入社会学关于大众的讨论。

总之，工作伦理是对人们的一种规训和约束，目的是向人们灌输使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服从性。 
鲍曼认为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是使得穷人贫穷的原因。鲍曼提出，金融业获得了新的流动自由，资

本市场的自由化也带来了宝贵的弹性。这一新的全球性流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财政压力，无穷无尽的、

顺从的、未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向出钱招雇的资本家招手。鲍曼提出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形成产业后备

军的原因，“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

为新的行为准则”[1] (p. 30)。 

1.2. 新穷人：消费者社会中的“有缺陷的消费者” 

“新穷人概念”来自外部环境——消费社会的现身。鲍曼指出：“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

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

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它今天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1] (p. 2)这表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7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雨萌 
 

 

DOI: 10.12677/acpp.2024.133073 491 哲学进展 
 

鲍曼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外在的社会形态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原先的生产

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同样，穷人对贫困的体验方式、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也发生了改变。鲍曼

定义消费者社会为在当前的近现代、次现代、或后现代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

中，依照消费者角色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购买的能力和购买的意愿。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

会最主要的变迁表征是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也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

己一席之地的模式。鲍曼发现，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然而，消耗这些产品需要更多

的消费者，这不仅关乎消费者的数量，也关乎于消费者的质量，即消费者的购买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后

现代阶段，社会更多需要的是消费“物”的人，而非“物”的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上升到

一个空前的高度，从而使它从一个生产社会转向一个消费社会。如果说，“工作在生产者社会中是最主

要的基准”[1] (p. 21)，那么进入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消费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正常的标准。可以

看出，鲍曼对消费者社会新穷人这一群体概念的解读主要是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为依据。他认为，“今

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1] (p. 154)。生产社

会下的穷人是拒斥工作的消极群体或是失去工作的失业者，但消费社会下的穷人则是指缺乏消费能力的

群体。前者所遵循的社会规范是就业的规范；而后者“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

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1] (p. 154)。在生产者社会中，鲍曼借用福柯的概念，将穷人比作圆形监

狱(panoptical institution)的囚徒，工厂是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圆形监狱”。但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

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圆景监狱

的直接影响。 
在消费者社会中，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

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在消费品类极大丰富和消费欲望塑造的双重

互动下，消费者获得了极大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

成员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消费者社会中消费美学概念的出场起到了主体形塑的作用。消费美学的概念使得对社会成员的要求

不再仅仅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消费、不再是仅仅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消费，而是为了表征某种身份获

得群体认同而消费、为了享受所谓的自由选择权而消费。可这些要求对于底层阶级来说是无力实现的，

他们沦落为没有能力的消费者，即有缺陷的消费者。在消费者社会中，生产社会的穷人在消费社会仍然

是穷人，即“非正常人”，由于他们没有工作，因此也就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了经济来源，势

必会造成人们的购买力下降。然而，当一些原本生活在原来的社会里的普通人，因为不能满足“消灭消

费”的新需求，他们就会被排除在“非正常人”之外，成为“新穷人”，而“新穷人”则是“贫困者”

在消费性社会中的一个延伸。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从原来的生产社会变成了现在的消费社会，有必要结合已经改变的现

实，对贫困的认识进行重新认识。鲍曼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消费社会中贫困人口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

分析，为“新穷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表现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诊断。 

2. 齐格蒙特·鲍曼消费者社会“新穷人”的生存困境 

2.1. “无用”而“危险”：对新穷人的社会排斥 

鲍曼概括出底层阶级的身份群像，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是无用的，“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

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1] (p. 97)、“他们无疑是

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

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1] (p. 97)。鲍曼概括说：底层阶级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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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正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们所造成的威胁才会让人觉得他们很危险。这种威胁五花八门，

从明目张胆的暴力，到潜伏……。正如黑格尔看来，对“承认”的渴望至关重要，人是通过与他人的互

动和社会关系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承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认是

确证他人对我们的存在、价值和权利的过程，以及我们对他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确认。因而，丧失了社会

身份的社会关系，被称为“无用有害”，这是新贫困者所遭受的一种社会心理排斥。 

2.2. 精神失落与肉体流放：对新穷人的社会剥夺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

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

人共同想用的社会盛宴之外。消费者社会打造一系列符号表征，认为“正常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

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消费社会将“幸福生活”定义为：

把握住最受人敬仰的机会，最好就是抢在别人前面，不要落后。当然，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

会中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这种焦虑贩卖和情感绑架下，新穷人面

临一种价值失落，陷入对消费地位中劣势的沮丧和痛苦。除此之外，人们还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

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通过改写故事——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实现

了将穷人塑造为公众追捕的对象，穷人被描绘为懒散、罪恶、缺乏道德标准的人。 
在肉体上，新穷人面临被流放。鲍曼指出，由于担心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当权者

会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这种移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鲍曼认为，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

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

家在技术上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感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

作无人区。除此之外，被视为“空旷”、“无人居住”的地域同样遭受人口过剩的状况，工作和贫穷问

题成为全球化新维度的问题，“过剩”已经不只是某些人的事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可能。“现代

性后来人”所采取的一种地方性的解决办法，就是以部族战争和屠杀为手段，让不断膨胀的“游击队”

互相厮杀，同时“过剩人口”也会被吸纳或消除。另一方面，因为“无用之人”无法被驱逐至偏远的垃

圾场，也无法脱离“正常生活”的界限，所以必须将他们装进密封的容器中。而刑罚制度则为此提供了

一个载体，将贫困者和失业人员从“社会问题”的一类转为合法的一类，并将其作为一种投入，以消除

其可能对全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总而言之，社会期待他们最好的归宿就是——消失不见。 
鲍曼认为，在消费性社会中，新贫困者的处境要比他们在生产性社会更为困难。因为这些新来的贫

困人口并不能促进消费社会的进步，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些人采

取了零容忍的态度，毫不留情地将其遗弃。 

3. 实现人的解放的路径 

鲍曼认为，新贫困者不可能摆脱消费社会的存在困境，他自己的使命就是在绝望中制造希望。他把

希望寄托在对新贫穷者进行伦理和道德教育的改造中，使其摆脱存在的困境，获得自我的解放，从而获

得真实的自我。一方面“必须以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1] (pp. 164-165)；
另一方面“实现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1] (pp. 162-163)。 

3.1. 以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 

鲍曼认为，工作伦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不完美方案，其目的是解决迅速发展

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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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须品。在现实社会中，工业伦理替代了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控

制进程来获得意义和动力的劳动状况，反而让工人失去了自由，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

务，而且，工业伦理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

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工人沦为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 
鲍曼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道德存在着一种人为的欺骗。首先，技术伦理学并未让下层民

众认识到，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改变其自身的存在状况。相反，这是资本家用来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

种方式，而且使底层阶级作为一种被微观权力规训的存在，而被收编在秩序的规范中，由此引发了劳动

者对于工作以及工作伦理的厌恶与反抗。其次，工业伦理概念的“滥用”使得穷人被排除在道德负责的

范围以外。鲍曼通过对《时代》杂志和肯·奥莱塔对于底层的描述，概括出其他人认为底层群体“在社

会认同的界限之外游走”的原因是“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1] (p. 100)、“工作伦理只愿意帮助接受帮助

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1] (p. 106)，
这样的叙述让工作伦理成为洗涤社会中其他人的双手和良知的工具，并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

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 
因此鲍曼提出：必须要用工艺伦理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这种取代有利于人

们在工作中“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1] (p. 165)。鲍曼采用了索尔斯坦·凡勃伦对

于公艺本能的定义，“工艺本能是人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

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自己闲着，让自

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能的肢解。”[1] (p. 165)这体现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肯定，

鲍曼洞察到个体的独特性和劳动中的自由意志的存在。他认为，“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

复社会公认的意义”[1] (p. 165)，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

意义”[1] (p. 165)。唯有使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人们尤其是新穷人才会有不竭的动力去实现自我，能

意识到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财富，在对象化的本质中确证自己作为主体性的力量，从而找到真

正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 

3.2. 实现个人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相去耦 

“工作与劳动力市场去耦”是鲍曼对奥菲的主张补充的一个假设。鲍曼以女性的家务劳动为例，认

为社会对某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效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即使“这些日常生活家务会消耗大量的

社会技能和花费无数时间。”鲍曼指出，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

外不以交易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进而，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

伤害。这些问题已经严重侵蚀了人们的人际关系网，以及人们之间的精神纽带，并不能靠市场上的商品、

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心理辅导的来弥补。实现个人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以及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的脱

钩，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将减少经济不平等、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

为每个人提供更大的经济安全感和自主权。同时，这也有助于鼓励人们从事更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活动，

促进社会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4. 齐格蒙特·鲍曼“新穷人”理论意义与缺陷 

4.1. “新穷人”的理论意义 

4.1.1. 为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扩充了意义 
鲍曼这一观点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产业后备军思想进行了补充，因为它揭示了消费主义社会中

不仅存在经济的阶级分化，还存在着身份认同、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阶级差异。因此，鲍曼关注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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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社会中的新穷人”提供了对消费主义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新的视角，强调了经济条件之外的社会认同

和身份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思想对于贫困问题的分析，使身在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当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问题，通过强调消费主义

社会中的新穷人问题以及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全面和综合的视角来理解当代社会中的

阶级差异、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 

4.1.2. 为消费社会批判扩充了主体性批判维度 
鲍曼的新穷人理论强调了社会割裂、边缘化和全球化的现代性流动对个体的影响，而以往的消费社

会批判者更侧重于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冲击。这两种观点在分析现代社会问题时提供了不

同的视角和理解。在消费社会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行的当属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

一书中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认为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并视其为白色神话[2]。鲍德里亚对消费

社会的批判围绕以下展开：一是符号断裂，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和真实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他认为现代

社会充斥着虚假的符号，而真实的存在已经被淹没在消费的海洋中。二是商品的崇拜与消费主义，消费

主义使商品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商品不仅仅是满足需求的工具，而且被当作一种价值和身份的象征。

人们通过购买特定的商品来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但这种追求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欲望循环，最终使人们

陷入一种空虚和失落感。可以看出，鲍德里亚更关注消费社会中作为商品和符号的客体，鲍曼的“新穷

人”理论包含着主体性的批判维度。鲍曼的消费社会理论则是基于消费者这一主体维度来展开研究的。

鲍曼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然而，本应实现人的自由的消费

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并不能让底层民众得到自己的发展，也不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相反，资

本主义社会还利用创造出消费审美这样的虚拟幻觉，来加强对下层工人的剥削。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

的消费社会采用了身体上的隔离和心理上的隔离，不但将他们的身体从都市的公众空间中抹去，而且还

通过“心理上的隔离”来强化这种影响，将贫困人口从道德上的怜悯世界中完全赶了出来。”，因此，

消费社会的底层劳动者遭遇社会排斥与社会放逐身心的二重压力。鲍曼从主体性入手，扩充了消费社会

批判的视角，使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新穷人”在发达资本主义下的生存困境，从而寻求实现人的解放

的现实路径。 

4.2. “新穷人”理论局限 

4.2.1. 理想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的改良主义 
鲍曼的思辨和道德探索的确给人以启示和反思，但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常常陷入一种虚幻的

境地，缺乏实现工艺伦理的现实路径。鲍曼提出的口号“用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去解决新穷人的生

存困境问题，但并未对工艺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工作伦理、实现取代的现实路径、对取代负有责任的

主体和应该配合的客体等基本范畴问题进行厘清和论证，对于工艺伦理的取代路径，鲍曼也没有明晰。

这里试提出几个问题：“工艺伦理取代工作伦理”的进程是渐进的，还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爆发的？这

种取代是自下而上由底层人民从“新穷人”的生存境遇中觉醒，还是靠自上而下统治者对底层的关怀与

怜悯，亦或依靠是某种宗教的神启？既然“工业伦理”在鲍曼眼中是以“圆形监狱”进行主体形塑，提

出的“工艺伦理”如何保证并不是处在微观权力座驾之下？如何保证并不是从一种规训取代某种规训？

以实体工厂为特点的“圆形监狱”，在消费者社会真的消失了吗？对于这些问题，鲍曼缺乏详细论述，

因此，依赖于“工业伦理”的口号具有脱离现实路径的‘乌托邦’色彩。 
鲍曼倾向于将道德原则抽象化，并试图建立普遍适用的伦理口号，但仅仅“工艺伦理”的口号往往

无法应对实际社会中的复杂问题和权力结构，忽视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不对等和历史复

杂性，导致这种改良理论缺乏实际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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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能动性的“不在场”：忽视人是能动性的存在 
鲍曼洞察到人是主体性的存在，因此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客体性的、

消费符号的批判不同，鲍曼时刻关注人现实的生存状况和个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生活方式，但鲍曼恰恰忽

视了人作为世间存在的另一大属性——能动性。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只描述了新穷人

被动的被统治者、被社会放逐、抛弃、排斥，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去消费过剩人口，还是利用监狱刑

罚等全景监狱去规训“无用而危险”的“新穷人”，似乎穷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悲惨的命运。 
然而，在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视域下，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和集体行动来争取

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他们可以通过工会谈判、罢工和政治行动等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改善自己的劳动

条件。这种团结和行动的力量可以帮助工人阶级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变革。反抗的方法并非互

相排斥，工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反抗政府和不平等。重要的是工人之间的

团结和行动，以及对社会变革的追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 136)。所谓“变化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

也就是我们所处的“关系世界”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沉默地接受惩罚，还是站起

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它进行批评和改造？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对“思辨哲学”的超越，

而作出了坚决的回应：“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状”充分运用主

体的能动性，对现实生活进行重新构建与塑造，从而实现改造现实生活世界、开拓未来生存空间的“生

存和生活的哲学”。 

5. 结语 

鲍曼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特别是对社会不平等、消费主义和社会排斥等现象进行了道德

层面的反思，强调了现代社，他关注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不平等，认为这些问题导致了贫困、

不公正和社会排斥。由此，鲍曼对当代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对这些问题进

行批判性的反思。通过对鲍曼“新穷人”概念研究，可以看出鲍曼在发达资本主义消费者社会中对新穷

人做出了新的诠释，丰富了马克思时期对无产阶级和产业后备军的定义，但其思想也有不彻底之处。总

之，关于“消费主义与个人自由”，西方左翼思想家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使我们反思了“本该是促进人的

自由的”消费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消费文化和商品崇拜使人们陷入了物质追求的循环，剥夺了个体的

自主权和真正的自由。这些思想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的问题，并激发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公正、平

等和可持续的社会。它们提醒我们审视现实，挑战现有的思想体系和消费观念，甚至是审美价值和消费

符号。鲍曼的贫困理论为我们对中国现实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鲍曼伦理批判的角

度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更是一种社会不公与人类尊严的侵犯。从

鲍曼社会学分析的框架下，贫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社会制度、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紧

密相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贫困的根除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加强

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福利。这种综合性的反贫困战略旨在

消除贫困的结构性根源，为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奠定基础，但同样需要深入到消费社会洞察消费美学，

关注人类现实的生存境遇，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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